
杜维明：有差异才能够真正的和 

——在中央财经大学的演讲 

 

（2007 年 12 月 26 日，由中央财经大学主办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中美学术研讨

会在京召开。新浪财经对此次会议进行了报道。以下是哈佛大学教授，当代著名儒学思想

家杜维明的精彩演讲）  

 

   各位领导，诸位嘉宾，老师们、同学们，我非常荣幸能够有这个学习的机会和大家做

简短的报告，把我近来思考“和谐和民主”的心得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我对于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儒学创新得到的观点，事前没有和任何一位领导进行协

调，这中间我提的观点如果有不符政治论调，责任我一个人负责。  

  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历史形态就是现代西方启蒙运动所发展出来的启蒙心态，只要用

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课题。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是从启蒙发展出来的，它有一些特

色，它是西方学者烦俗的主义，特别突出理性，这是一种工具理性，不一定是沟通理性。

它否认了传统对现代除了阻碍以外，还有建构的可能。  

  另外简单地说，它是一种科学主义，不是科学，是一个科学主义。而且坚信文明发展

的铁律，也就是孔德所说的，人类文明是从宗教到形而上学到科学，到了科学，宗教不必

顾及，是一种迷信。我们可以以科学理性来解决社会大问题。这个思潮直接影响到市场经

济发展、民主政治。更值得我们注意的，就这个发展势头后面所根据的理论和理论所预示

的价值，这些价值当然是理性、自由、平等、博爱、法制、人权和个人的尊严。很多学者

认为，不管是西方的和东方的这些所谓的普世价值。因此它的结果主要在处理个人与社会

关系，它是比较反宗教的。一方面来认识分析了解，同时控制征服自然。带着一个非常强

势从达尔文主义发展出来的进步论、演化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 

  虽然当代西方对它自己发展出来的思潮做了非常严重的批判，而这些批判就是西方极

杰出的学者，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对环保的重视，突出多元主义或者文化多样性，从解构

主义发展出后现代主义，特别是对工具理性的批评。还有对于个人中心的批评。甚至在达

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也突出谈到 21 世纪的宗教问题和认同政治问题，特别谈到文化多样

性，当然现在更重视环保的问题。也就是把启蒙讨论个人与社会关系，扩大到自然，乃至

中国传统，天道的问题。在东亚，不仅包括中国、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反而科学

主义和西方启蒙所代表的基本精神大家坚信不疑。  

  正因为这样，一百多年来大家向西方学习，不管是制度，不管是文化，受到西化影

响，现代化的影响非常严重。包括我在内，各位在内，在我们的文化传统这个中间西方的

因素比重是非常大的，因素是非常强的。而传统文化，不论是儒学传统、道家传统，佛教

传统和中国民间传统是减弱的。这是大家都了解的，可是这个潮流在发展过程中，当然出

现了很多值得忧虑的地方，毫无疑问市场经济能够使社会在经济发展，在创造财富方面不

可缺失。假如市场经济逐渐演化到发展到市场社会，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事物，有很多绝

对市场化的社会组织，比如大学、宗教、家庭、人情关系都市场化了，第一个丧失的就是

诚信，这是非常严肃的大问题。可以这样说，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特别是市场经

济发展非常神速。所以政治影响力在国际上也越来越大，但同时出现了差别，出现了异

化，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歧视，乃至敌对冲突。如果从贫困不均的现象来看，文化中国地区



已经超过美国。从都市和农村的差异来看，这是令人惊讶的。可以有富可敌国的大富豪，

也有不能够满足基本生活的穷困农民，这个比例相差很大。当然有都市和农村，内地和沿

海的差异。毛主席提出十大关系，这十大关系都要重新调理。  

  我有一个想法，和谐社会的出现，事实上带着一种危机的意识，这是对小康社会的一

种愿景成为一种现实，必须走和谐社会。那么儒家传统作为比较整合、全面的人文精神，

在这方面资源非常丰富。它接触四个层面，个人、社会、自然、天道。个人讲身心整合，

注重个人和社会的健康互动，社会是广义的，从家庭、社会到国家到国际社区，乃至到生

命共同体以及宇宙。再有人类如何和自然能够保持持久的和谐，乃至人心和天道能不能够

相辅相成，所以他的核心价值在很多地方可以和西方启蒙所代表的核心价值来互相参照，

而不是互相冲突矛盾，因为西方这些普世价值包括人权确实是现代社会必须有的。那么面

对所谓理性的价值，儒家提出同情；面对自由，儒家提出正义；面对法制，儒家提出礼

让；面对平等，也注意健康的差异；面对个人，也主张大家要重视社会。比如我们用科

学、民主来判断儒家是进步的不进步的，是现代的不现代的。可是我们现在有一种可能

性，以儒家精神为资源为西方启蒙心态进行同情的了解和批判的认识，所以西方那些重要

的对于启蒙以来的现代性进行反思的潮流，不管理性主义、现代环保思想、多元现代性的

思想和文化多样性的思想，这些都和儒家现在要讨论的问题能够配合起来。我们现在再仔

细分析，儒家所谓的和谐，它所体现的是什么样的精神，和当然与同有一致性，同乡、同

学、同志、同道，这是非常健康、非常重要的观点。二人同心、齐力断金。孔子在《论

语》里讲的非常清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在中国传统有非常深刻的内涵，

晏子也提出和、同的观念。和来自于音乐，不同有差异才能够真正的和。如果把同和和混

为一谈，虽然同有价值，但是和的价值就被丧失了。  

  有一位著名学家提出两种团结，一种是机械的团结，就是以同为主。还有有机的团

结，一定要多元多样，没有分工，没有大家一起齐头并进，但是没有差异性，就不可能有

真正的和，也不可能有有机的整合。所以如何对待差异，成为和的重要条件。可以这样

说，和的前提是异，常常和的对立面是同。如何通过对差异来进行不仅是整合，还有协

调，逐渐达到和。这个观念在儒家中庸、论语、大学都提出来，非常有价值，值得大家重

视。如果以这个观念为对象，一个现代社会绝对面临两大挑战，一大挑战是宗教，如何应

对宗教是现代文明的一大挑战，特别是以科学主义为导引的现代文明。第二大挑战就是认

同政治，什么叫认同？是每一个具体的人成为一个集体的人不可缺少的条件。个人发展空

间、个人自我觉醒和个人对个人所需要的条件特别重视，比如不可消解，但在塑造每个活

生生个人都起极大作用的是族群，是性别，是语言，是年龄，是地域，是阶层，这些怎么

处理？美国如果不处理种族问题，美国联邦就会分离。性别的问题处理不好，社会绝对不

能安定。年龄代的问题，越年轻的人知识量越大，处理能力越强，和同时代媒体学习力度

越大。不要把信息和数据混为一谈，不要把数据和知识混为一谈，不要把知识和智慧混为

一谈。  

  和谐和民族的关系是什么？一般我们有这样的提法，非常重要，有中国特色的民族这

是我们需要发展的。一般提到有新加坡特色的民主，李光耀先生在 80 年代很有说服力，

当时提出所谓亚洲价值，但在西方，包括北美和欧洲乃至日本基本是非常严厉的批评，说

你讲亚洲价值，你讲新加坡特色，就是要搞特例。在泰国召开会议的时候，泰国 NGO 基本

否认政府签署的所有观点，认为人权是普世价值。现在世界各个国家都签署了人权宣言，

这从 1948 年由罗斯福夫人主持的最后发展的人权宣言。中国学者有四位参加，一位是吴

德耀，他去世的时候就是人权起草人之一。还有一位受儒家文化思想熏陶的学者，认为人

权具有普世价值。美国常常用第一代人权就是政治权来打压、批判，对于经济权不重视。



所以中美之间对于人权的讨论，中国人说能够有饭吃，能够在生活上站起来，这是权利。

美国说能够自由，能够发展，这是选择。这两个实际上可以对话，可以讨论，不能用一种

权利来阻碍另外一种权利。可是一般西方学者总认为民主和人权的关系标准是给量化的，

用量化指标来测量世界发展。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一个是选取，一个是政党轮流做庄。如

果没有选举，就不是政治民主。最近十几、二十年又有一种观点，民主另外一种理解就是

公共空间的扩大。所谓公共空间的扩大就是儒家的工艺，真正的发言要有责任，形成高瞻

远瞩的思想。这种讨论直接或者间接影响政策，这是民主扩大重要的根源、重要的机制。

这中间有一个观念翻译比较难，一般说不是公共理性，而是公共论理。这个方式越多，社

会越民主。这个方式必须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一种多元倾向，所谓多元倾向就是媒

体、企业、学术、职业团体、非政府组织乃至合法的社会运动、宗教团体，都是形成社会

相对独立的可以发展公共空间、可以发展公共文明的基础。多元并不表示市民社会的出现

和公民社会的出现，因为公民社会有两个条件。  

  其实我们今天来考虑，只有美国公共社会发展比较好，但是也造成比较多的混乱。德

国、法国、英国等公民社会都没有政府有权势，比如法国政府工作人员可能是一个最大的

劳工群体，这两个条件第一个相对独立的各种不同的社会力，另外每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

力都对中央政治决策可以发展出一种压力、一种批判、一种赞同。和谐社会可以为这种民

主观念创造条件，但必须多元、必须开放，必须有真正强势的制定能力，而且鼓励至少是

宽容，对各种不同的批判、各种不同的问题能够从长计议。一方面是从上到下的活力，另

外是从上到下的智慧。所以 21 世纪的领导讨论非常多，必须注意经济资本以外的社会资

本。比如我觉得财经大学有很多社会资本，虽然不能量化，你感觉有学术活力，学生与学

生、学生与老师、老师与老师。建筑物非常好，整体设备非常好，但是没有什么沟通，这

个学校就没有社会资本。另外除了科技能力以外，要重视文化能力。除了智商以外，要注

重伦理智慧，这些都是无形资产。而这些无形资产对于一个社会的全面发展有非常重要的

启迪作用。  

  因此我认为应该要超越科学主义不是超越科学，不是超越科学理性，也不是说用科学

建国有任何问题，但是科学主义的本身是一个意识形态，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来理解，比如

现代最新的科学精神，第一个不像启蒙时代，科学理性是一个理智的光，这个光芒照射就

把黑暗驱逐了，那么理智的光向前发展，所有宇宙每一个角落我们都可以看得清楚。现在

的科学精神，我越知道我不知道的，而且应该知道更多。我的理性光芒向前扩展、向前发

展，我的所谓的无知之木也在扩展。越知道不知道的还太多，越搞的小的，比如分子、离

子，越小的还一样复杂。不管是物理学家，各种重要的科学家非常谦虚，我本来想讲一个

例子，因为时间关系不讲了。  

  为什么要超越科学主义，这是我要进一步谈的。目前中国情况发展势头非常大，但是

生态环保和社会和谐受到非常大的冲击。1978 年，我第一次回国，取水样，要对河流重

视，这是 1978 年。1972 年，世界第一次环保大会召开，中国的代表不签署世界环保大会

的基本宣言，因为经过罗马俱乐部的研究，人类的发展是有极限的，必须要持续发展。当

时中国代表团说人类发展无限，当时也提出科学技术是有限的，当时中国代表说科学技术

万能。但是有一点，周总理让曲格平建立以官方为主导的无政府组织。工程观念当然很

好，要建构，但是如果不了解工程建后所发展的不可预期或者无法预期的不良后果，这工

程可能造成很大的破坏。举一个例子，在 15 年以前，管理学一个重要学者叫比特圣吉，

说中国是一个关键，中国能不能不走汽车工业的道路，如果中国走这个道路，那将是一个

巨大的悲哀。现在大都市开始，北京、上海、广州，现在杭州也开始了。  



  在 17 世纪启蒙刚刚开始的时候，最重要的思想家，西方法国的是以儒家作为他们的

参考文化，中国作为他们的参考社会。可是 18 世纪中间沟通缺断了，欧洲的工业革命、

欧洲的创新、欧洲价值的转化都出现了。所以到了鸦片战争前夕，虽然中国当时的经济还

是世界经济的三分之一，当时中英贸易全部是顺差，因为英国要中国的茶、棉、手工艺，

甚至农产品，而中国不需要英国任何东西。英国国会受到商人的压力，开始讨论要不要把

鸦片合法化的问题。一个重要的政治家说假如大英帝国把鸦片合法化，那将是大英历史中

最黑暗的一页，但还是合法化了。但是中国无知并且傲慢，经过两代人，就变成了东亚病

夫。这段历史我们非常熟悉，现在我们已经走出低谷。21 世纪会出现怎样的现象，以前世

界银行总裁叫做沃夫森，最近在哈佛欧洲中心发表一篇演讲，说欧洲必须注意亚洲的兴

起，亚洲的兴起主要是中国。从 15 世纪到 19 世纪，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是世界的一半，后

来出了很大的问题。他的预计就是 2050 年，14、15 世纪发展的趋势又再次出现，中国加

上俄罗斯、巴西、南非等，这个经济势头会很强势。当然中国因为人口很多，所以人均不

会很高。所以中国以和谐社会为基础，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是任重道远，所谓任重就

是中国的发展绝对成为发展国家所关注的，现在欧美也在关注。中国的发展不仅对中国、

对东亚、对世界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应该是任重。为什么道远呢？这是一个漫长长

远的发展，但是发展过程中间会碰到很多困难，最怕的困难就是到了一个极限，假如你再

发展，下来的时候就不是逐渐，而是一个强势的。汽车文明碰到这个问题，生态环保碰到

这个问题，能不能以智慧面对这个，是一个重要的选择。  

  刚才郑教授提到，三大思潮。一个是自由主义，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儒家的人文

精神。自由主义特别突出市场经济，乃至民主化、言论自由。社会主义注重平等，注重农

民，注重弱势群体，注重社会的基本安定和和谐。儒家人文精神其实是中华民族的文明，

也是文化复兴不可缺失的价值。如果大家在同一个平台上能够和平竞争，把儒家弄得给

好，把自由主义弄得更深刻，把社会主义弄得更全面，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也许会出现张岱

年先生期待的众生和谐。谢谢。 


